
主编：魏刚 编辑：赵广立 校对：么辰 E-mail押gwei@stimes.cn2014年 8 月15日 星期五 Tel押（010）6258082816 探索

来自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的一项最新
研究表明，男性和女性的肠道菌群存在显著差
异，不同性别人体内的微生物对同样的饮食的反
应有所差异。这项研究结果发表在 2014 年 7 月
29 日的《自然通讯》杂志。研究人员认为，基于这
项结论，在通过营养改善人类健康和治疗疾病的
疗法中，可能就需要为不同性别量身打造。

最近几年，科学家才开始完全认识到人类微生
物组的重要性，包括生活在人体内和人体表面的所
有细菌。究竟哪些因素与人体菌群结构差异有关，
这些差异与人体健康又存在怎样密切的关系？

饮食结构影响最显著

上海交通大学生命科学技术学院教授赵立
平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在已有的
研究中，基因、年龄、性别、饮食结构、生活方式、健
康状况等因素都会不同程度地影响肠道菌群的组
成。在此前的小样本实验中，他的研究团队发现，性
别因素对菌群差异的影响并不是特别明显。

“如果要分析肠道菌群在性别上的差异，就
必须把其他影响因素的差异尽可能排除掉，在这
些样本中，人群的基因、年龄、生活方式、饮食结
构等各个方面都应尽可能保持一致，这样的比较

才能突出性别因素。”但赵立平表示，这样的实验
设计和采样并不容易。不同的研究人员在实验过
程中会采取不同的采样方法，得出的结论中，有
些具有统计学意义，有些则显得不那么显著。

而且，他认为人体肠道菌群结构非常复杂，
有的细菌可能主要受性别影响，但相对于受其他
因素影响为主的菌群，它的比例可能不高，所以
并不容易被发现。

事实上，人体菌群结构的差异主要受到饮食
结构和基因的影响。

赵立平的研究团队在此前的动物实验中，将
一部分小鼠体内与高密度脂蛋白有关的基因敲
除，使得它们天生胆固醇就比较低，患有代谢疾
病，而对照组的小鼠基因则是正常的。然后，分别
给这两部分小鼠喂以高脂饲料和正常饲料。六个
月后，小鼠的健康状况不同，肠道菌群也有了显
著差异。

“我们研究发现，基因突变对菌群结构的变
化确实有影响，但变化小于饮食影响。”这也意味
着，天生基因不正常的小鼠，如果饮食正常，菌群
结构可能变化不大，相反，即便天生基因正常，如
果饮食不正常，菌群结构的变化也可能很大。“从
统计学上看，菌群结构变化中有 57%的部分是由
饮食结构引起的，基因影响占到 10%以上，剩下
的则是各种其他因素。”赵立平告诉《中国科学
报》记者。

“如果科学研究可以进一步确切证明肠道菌
群在性别上的差异，使其与饮食结构的影响相结
合，理论上，在通过饮食调整菌群结构的时候，考
虑性别因素，从而进行个性化的方案设计，也是
有意义的。”赵立平表示。

菌群与疾病互为因果

不过，目前人体微生物研究的重点，并不在
于基因、性别、年龄等先天因素对菌群结构的影
响。在赵立平看来，学界关注的是人体不同健康
状况与菌群之间的关系，研究人员应该着重研究
在以上因素作为背景的前提下，哪些肠道菌群的
变化与人们的健康状况关系最为密切。

在已知疾病与肠道菌群的相关关系中，肥胖
是最被人们熟知的。研究发现，肥胖和不肥胖人
群的肠道菌群的种类和数量均存在显著差异。有
的细菌与肥胖之间呈正相关，这类细菌越多，体
内炎症越重，身体就越胖，越容易患代谢疾病，相
反，也有潜在的抑制体重增长功能的细菌能发挥
积极作用。

据赵立平介绍，目前至少有 30 多种疾病被
发现与菌群结构有关，除了肥胖，还有诸如炎症
性肠病、结肠癌等。但他也指出，研究的难点还不
在于人体健康状态下的菌群和非健康状态下的
菌群有什么差异，而是明确这些差异究竟是人们
得病的原因还是得病的结果。

如果菌群变化是致病的原因，那么通过调整
菌群结构可以达到治疗疾病的效果。反之，如果

菌群变化本身就是疾病的结果，那么这些差异恐
怕只能用来作为诊断疾病的方法，对治疗的帮助
就显得不那么有用了。

“菌群结构的复杂性决定了它与任何疾病的
关系不可能只是单一的因果关系。”赵立平举例，
一个癌症病人由于某种原因接触了致癌物，从而
导致肿瘤的产生，这也意味着他体内的免疫、代
谢等系统环境就会随之发生改变，那么肠道菌
群就很难维持健康的状态，也会跟着发生变化。

按照一般规律，得了病的肠道菌群失调得厉
害，那些乱七八糟的产毒素的杂菌数量会急剧上
升，而那些对人体起保护作用的益生菌则可能就
此消失。在这种状况下，即便通过手术去除了现
有的癌细胞，过不了多久，新的癌细胞可能再次
生长。赵立平告诉记者，这些新的癌细胞未必是
原先癌细胞的转移物，而是由不好的肠道菌群产
生的新致癌物所诱发的。

“这种情况下，即疾病破坏了菌群结构，菌群
反过来又加重了疾病，人体的免疫系统就需要在
两条战线上同时作战，最终的结果是身体垮得越
来越厉害。而到了第二阶段，菌群与疾病就成为
了因果关系。”赵立平强调，正因如此，即便菌群
并不是致病的原因，调整肠道菌群对预防疾病的
发生和帮助疾病的恢复总归是有益的。

调整菌群生态系统

由此可知，把肠道菌群管理好，是所有疾病
患者，也是所有健康人应该做的。

据赵立平介绍，在动物实验中，研究人员发
现，健康的饮食，外加吃七成饱，小鼠肠道菌群的
结构就会变得非常好，有益菌的比例非常高，也
不会产生什么毒素。而不健康的饲料放开吃的小
鼠体内，过剩的营养转而为不好的细菌提供食

物，从而使肠道菌群失调。前者的寿命比后者延
长了 50%。

“这是一种普遍适用的规律，无论基因、年
龄、性别差异如何，通过饮食调整，可以减少许多
疾病的发生，延长寿命，提高生活质量。”赵立平
的研究团队在针对肥胖人群的菌群调整实验中，
通过营养干预，让患者体内有害菌减少，有益菌
增加，使其血液中的毒素减少，炎症减轻，体重、
血脂、血压下降，胰岛素敏感性也恢复了。改变菌
群以后，健康效应是非常明显的。

“尽管这类研究越来越多，但将人体菌群作
为一个复杂的生态系统，并用各种措施进行综合
管理方面，还是需要更多深入的思考。”赵立平提
到，多数研究往往只关注某一种细菌的单一作
用，而肠道菌群更像一个原始森林，如果结构失
调，要将其调整到健康状态，要用恢复生态学的
理念和方法，单打独斗解决不了系统问题。

因此，每一个菌群失调的人都需要作详细
的微生态诊断，再采取各种措施。在他看来，目
前，菌群失调一般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该有的
细菌都有，只是比例不合适。针对这种情况，通
过一些营养和药物，主要是通过营养进行调
整，把数量太少的益生菌扶持起来，将产毒素
的细菌抑制住，前提是要有针对性地调整；另
一种，例如癌症病人、炎症性肠病患者，它们体
内许多菌群整体都消失了。这就好比一片森林
突遇大火，植物连根都被烧毁了，就需要整体
迁移新的植被，也就是菌群移植。与此同时，人
体本身的免疫、代谢系统还需要及时调整，从
而改善森林的“土壤环境”。

“如今，微生态健康的理念已经逐渐被医学
领域所接受，它与传统治疗没有任何冲突的地
方，它是传统医疗的一个有利补充，而不是替
代。”赵立平说。

量子力学是描写微观世
界的一个物理学分支，与相对
论一起被认为是现代物理学
的两大基本支柱，许多物理学
理论和科学，如原子物理学、固
体物理学、核物理学和粒子物
理学，都是以量子力学为基础。

量子力学同时也给人们
提供了新的关于自然界的表
述方法和思考方法。在许多现
代技术装备中，量子力学的效
应起到了重要作用。如激光、电
子显微镜、原子钟，都主要依靠
了量子力学的原理和效应，人
类在核武器和核电站的发明
过程中，量子力学的概念也起
了一个关键的作用。

然而，并非所有学科都可
以迷信“量子”光环。实际上，由
于许多人对量子概念认识不够
清晰，“量子”逐渐变成随用随
取的“高帽”，让许多人是非莫
辨，“量子医学”便是其中之一。

“量子医学”令人向往

在某网站百科词条的介
绍中，“量子医学”被描述为是

“建立在利用电磁辐射与人、动
物和植物世界相互作用基础
上的一个全新的学科。量子医
学的本质是电磁场，及通过测
定分析生物体所释放的振动
频率大小（即微弱磁场波动能
量），进行诊断与治疗的医学，
故亦称为波动医学。”并声称：

“要建立‘量子医学’，就要突破
宏观进入微观来研究生命体，
例如量子生物学的研究，从量
子层次研究掌握疾病的量子
变化规律。如以量子层次的量
子运动变化来诊断和治疗疾病。”

在所谓的“量子医学”的理论中，最核心的
一点在于“所有的生物体都带有极微弱磁场”，
并且“在这微弱磁场能量中带着不同的健康或
疾病信息，把这种不同微弱磁场能量加以量子
化，就可以通过专门的设备来测量患病时与健
康时的电磁辐射来确定患病情况”。

在这种“理想”状态下，“量子医学”在临床
上应用不仅可以避免抽血、手术切开等侵袭性
和破坏性治疗的弊病而具有无创伤的优点，其
注重提倡整体治疗的概念，还有助于治疗系统
疾病疗效稳定、彻底。

还有更为离谱的说法，就是利用量子检测
方法还可以“诊断人体脑波的各种形态，以了
解人的精神状况，如判断力、记忆力等”。

另外，“量子医学”中的“量子共振检测”声
称还可以及早发现人体的亚健康状态。其手段
更为“高超”：“通过量子共振检测设备检测人尿
液和毛发中的水———它们具有整个人体的波
动能量信息，等于检测了人的全身状况，可捕
捉人亚健康状况下微弱磁场的异常变化。”

“量子医学”牵强附会

“量子医学”如此诱人，那么实际情况是怎
么样的呢？《中国科学报》记者先后向中国科学
院院士、中科院量子信息重点实验室主任郭光
灿，厦门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副院长张军以及复
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大外科副主任师英强求
证，得到的却是否定的回应。

“我不认同所谓量子医学，目前对人体研
究并未到微观粒子层次，怎么能随便就讲治疗
的问题？”郭光灿告诉记者，从“量子医学”的相
关表述中，根本不涉及量子现象。而对于“生物
体有微弱磁场”一说，郭光灿直言，磁场明明是
经典力学范畴的概念，说微弱磁场是量子现象
实在“牵强附会”，并半开玩笑地说：“他可以说
是量子的，我也可以说它不是量子的。”

“从量子理论发展的角度看，我不认为现
代医学已经研究到量子层面了。”郭光灿对记
者说，现在根本没有一套理论能够将人类的疾
病与量子之间关系说清楚，“‘量子医学’里量子
跟疾病有什么关系？根本没说清楚。”

即便是提出许久的“量子生物学”，郭光灿
也指出目前人们对该概念的认识“玄玄乎乎”
的，还没有认识到摸清规律的层次。同时他建
议记者向医学方面的专家求证。

而当记者致电给张军和师英强时，听到的
几乎是同一个答案：“我是第一次听说量子医
学这个概念，不了解它的内涵。”师英强更是一
连重复几遍称自己没听说过，并向身边的同事
求证，得到了同样的答案。

那么在医学上有无通过对人体微弱磁场
的测定和分析，用来诊疗疾病的情况呢？张军
说自己没听说过也没用到过，而师英强则说

“这个比较玄”。
或者，科学网知名博主孙学军的一篇博文

能够说明一些问题，他在题为《科普不能仅仅
针对知识》的博文中写道：“量子力学在物理学
上是高深学问，一些人把这一物理概念引入到
医学上，建立了所谓量子医学，并且与中医药
进行有机结合，创造性地发明了许多量子药
物。如果不去深入探究，感觉很玄……生命现
象在本质上是化学事件，不需要在量子范畴上
去分析生物学现象，至少大部分生物学规律根
本不需要量子力学。如果真的有量子医学，也
应该先有量子生物学、量子细胞学、量子分子
生物学这些体系……薛定谔在《生命是什么》
中曾经用量子力学来阐述基因的实质，似乎给
量子力学在生命科学中奠定了基础，如果薛定
谔知道后人把他的这个科普讲座作为了一门
学科的证据，不知道是该高兴，还是该无奈。所
谓的量子医学，从个人的理解上，我感觉就是
一种科学的迷信，或者说迷信科学。”

AH-1“眼镜蛇”直升机，是
由贝尔直升机公司于上世纪 60
年代中期为美陆军研制的专用
反坦克武装直升机，也是当时
世界上第一种反坦克直升机。
由于其飞行与作战性能好，火
力强，被许多国家采用，几经改
型并经久不衰。

上世纪 60 年代中期，美国
陆军根据越南战场上的实际需
要，迫切要求迅速提供一种高
速的重装甲重火力武装直升
机，用来为运兵直升机提供沿
途护航或为步兵预先提供空中
压制火力。因为当时用普通运
输直升机临时加机枪改装的火
力援助直升机不仅速度慢，而
且无装甲保护，火力也不强。

经数十年发展，AH-1 已经
发展出多个主要型别。其中
AH-1W“超眼镜蛇”，在海湾战
争中频频出击，取得了令人瞩
目的战果。参战的两个中队的

“超眼镜蛇”直升机，共摧毁伊
方近 200 个地面目标，其中包

括约 100 辆坦克、40 至 50 辆装甲运兵车、20
辆汽车和一批火炮、观察哨和掩体。

AH-1W 可配备多种武器。机头下炮塔内
有一门 M197 型 20mm 口径 3 管加特林炮，备
弹 750 发。采用弹链供弹时射速一般为 750 发
/ 分，采用无链供弹时射速一般为 1500 发 /
分。该炮采用可变转速的电动马达传动，其射
程可根据不同任务和目标进行调节；同时还
可调节射速避开谐振频率。该炮通常装在炮
塔、枢轴炮架和吊舱中使用。

两短翼下 4 个挂点，可按不同配置方案
选挂“陶”式反坦克导弹、“海尔法”空对地导
弹、“响尾蛇”空对空导弹和“响尾蛇”反辐射
导弹，以及不同规格的火箭发射巢和机枪吊
舱等。例如，内侧两个挂架每个各挂一个 9 管
70 毫米直径火箭发射巢，外侧两个挂架每个
各挂 4 枚“陶”式导弹或“海尔法”导弹。此外
两侧短翼还各装有一个箔条撤布器。如果需
要，其挂架也可选挂油—气爆炸武器和曳光
弹投放器等。

战争实践不仅证明了“超眼镜蛇”直升机
是一种具有强大对地作战能力的空中武器平
台，而且还证明了它在恶劣环境中使用的可
靠性。

尽管如此，AH-1W 还是暴露出不适应现
代战争的问题。例如，飞行员通过夜视镜在夜
间能够看见地面敌方的坦克，但“陶”式反坦
克导弹的瞄准具却缺乏夜视能力。此外飞行
员的工作负荷也较大，就发射“海尔法”导弹
来说，要做的开关动作，就多达 52 个。加上零
零碎碎加装的设备，不仅使驾驶舱显得杂乱
无章，而且也加重了飞行员的工作负担。

（摘自百度百科）

哈雷彗星“现形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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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年前的今天，天文历史上最著名的短周
期彗星（每隔 75~76 年就能从地球上被看见）遇
到了它的“知音”———埃蒙德·哈雷。在哈雷之前，
没人知道这颗彗星已经多次光顾。1682 年 8 月
15 日，英国著名天文学家哈雷与他的助手发现了
它，并由此揭开了“哈雷彗星”（正式名称为
1P/Halley）被人们正确认知的序幕。

哈雷 1656 年出生于一个商人家庭。他的父
亲也叫埃德蒙·哈雷，是一个富有的肥皂制造商。
由于家境殷实，哈雷从小就接受了良好的教育。

文艺复兴之前，多数哲学家认为彗星的本质
是地球大气中的一种扰动，如亚里士多德认为彗
星仅仅是地球大气层外层发光或燃烧的气体。

丹麦天文学家第谷·布
拉赫在 1577 年推翻了这种
想法，他以视差的测量显示
彗星比月球更远，不过当时
许多人依然不认同彗星的
轨道是太阳，并且假定它们
在太阳系内的路径是循直
线行进的。

1676 年，哈雷放弃了
继续读书以获得学位的机
会，随身携带着父亲资助
他的天文观测器材，乘船
去了位于大西洋中南半球
的圣赫勒拿岛 （后来成为
拿破仑的囚禁之地）。哈雷
在那里建立了南半球的第
一个天文台，测定并绘制
了第一个南天星图，包含

341 颗南天恒星和它们的位置。1678 年，哈雷回
到英国并出版了他的星图，这使他获得了皇家
协会会员的头衔。次年，他拜访了当时的彗星
研究权威———德国天文学家海威留斯。

1687 年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问世，
介绍万有引力和运动的规律。牛顿力学体系第一
次把天上运动和地上运动联系起来，并证明符合
统一的力学法则。

到此时，发现哈雷彗星的“真面目”在当时欧
洲已无理论困难，只剩下机遇问题。

当时，牛顿对 1680 年和 1681 年相继出现的
两颗彗星产生了兴趣，怀疑“它们”是掠过太阳之
前和之后出现的同一颗彗星（后来证实他是正确

的），但由于种种原因，牛顿未将彗星放入他的模
型中。

哈雷与牛顿是要好的朋友，他和牛顿一样坚
信万有引力定律。从 1695 年开始，哈雷对彗星的
轨道作了大量细致的研究。

1705 年哈雷发表《天文学对彗星的简介》，使
用牛顿运动定律计算木星和土星的引力对彗星
轨道的影响。他检视历史记录，发现 1682 年出现
的这颗彗星与 1531 年阿皮昂、1607 年开普勒观
测的彗星的轨道要素几乎相同（重合）。因此哈雷
推断这三颗彗星是同一颗彗星，周期在 75~76 年
之间。在粗略地估计行星引力对彗星的摄动之
后，他预测这颗彗星在 1758 年将会再回来。

哈雷的预测是正确的。1758 年的圣诞节，这
颗彗星被德国的一位业余天文学家观测到，它受
到木星和土星摄动的影响延迟 618 天，直到 1759
年 3 月 13 日才通过近日点。

可惜的是，哈雷于 1742 年逝世，未能在有生
之年看见这颗彗星的回归。不过，彗星回归的确
认，首度证实了除了行星之外，还有其他的天体
绕太阳公转。这也是牛顿天体物理学最早成功的
预测。1759 年，法国天文学家尼可拉·路易·拉卡
伊将这颗彗星命名为“哈雷彗星”，以纪念埃蒙
德·哈雷的工作。

哈雷彗星最近一次回归是在 1986 年。是年
人类第一次用太空船详细观察彗星，得到了第一
手的彗核结构与彗发和彗尾形成机制的资料。这
些观测支持一些彗星结构的假设，如弗雷德·惠
普的“脏雪球”模型比较正确地预测了哈雷彗星
是挥发性冰———水、二氧化碳、氨和宇宙尘埃的
混合物。 （赵鲁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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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人体内“森林”一片葱郁
———肠道菌落与人类健康的关系谈

姻本报记者 胡珉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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